
   

 

 

 

狂欢与对话：《白鲸》的多元文化阐释  

 

黄永亮（Huang Yongliang） 

 

摘要：19世纪美国兴起了民族文化独创的热潮，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美国在文化上更具

有多元对话的特点。梅尔维尔的作品体现了时代的多元文化特征。以《白鲸》为例，结

合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本文指出它对人物形象的加冕和脱冕蕴含了狂欢文化自由平

等的精神，强调了社会地位和权势具有相对性；小说中有色人种的文化和其它边缘化的

事物瓦解了白人文化的中心地位，呈现了多元异质文化平等共存的格局；不同人物思想

意识的交锋对话突出了个体意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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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Carnival and Dialogue: A Multi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Moby-Dick 

Abstract: The 19th-century wave of creating national culture with originality made America 

more culturally diversified and dialogic in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ch a multicultural 

stage is reflected in Melville’s works. Based on a reading of Moby-Dick through Bakhtin’s theory 

of carnivaliz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y crowning and decrowning characters, the novel 

displays the carnivalistic spirit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the relativity of social privilege and 

status. The non-white cultures and other marginalized aspects dismantle the centrality of white 

culture, presenting a landscape where diverse heterogeneous cultures coexist as equals. The 

clash and dialogue of characters’ thoughts highlight the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ty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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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九世纪早期美国刚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取得政治独立不久，其文化总体上来说还处于模仿和

学习欧洲模式的阶段。随着美国国民对文化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美国作家视创作具有

美国特色的民族文学为己任。他们在扬弃欧洲文化传统的同时，努力挖掘美国的本土素材进行文学

独创，由此造就了“美国文艺复兴”。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自 1846 年出版处女作

《泰比》（Typee）后，又创作了《奥穆》（Omoo，1847）、《玛迪》（Mardi，1849）、《雷德本》

（Redburn，1849）、《白鲸》（Moby-Dick，1851）等小说，由于他曾当过航海水手，所以作品大

多与航海生活有关，也很具有美国特色。梅尔维尔并不甘心当一个只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家，

而是力图以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为刚刚起步的美国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大多情况下，他喜欢写的东

西却常不为读者所青睐，甚至受到冷眼讥讽，到去世时他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

代起，经过欧美作家和评论家的挖掘和推崇，梅尔维尔作品的价值才重新被人发现，最终确立了他

作为文坛巨匠的地位，而且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他的作品是“一个开采不尽的富矿”，他的重要

地位有增无减（刘意青，2020，p.5）。 

国内梅尔维尔的研究专家杨金才（2017，p.3）认为美国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征。与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惠特曼（Walt Whitman）等作家对美国社会和前景过度乐观的态度不同，

梅尔维尔对于 19 世纪美国民族的个性和行径，如自由和民主、西进运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领土

扩张，既有称赞欢呼的一面，也有困惑、质疑甚至批判的一面。他的立场在很多时候是含混的，思

想中具有两重性，他的小说具有开放性和不定性（Mcintosh，2007，p.23）。这些特点说明梅尔维尔

的小说拒绝绝对性的、单一的阐释，和巴赫金（Bakhtin）（1998a，p.13）所推崇的狂欢诗学的多义

性、含混性、未完成性等精神内质不谋而合。本文以《白鲸》为例，结合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揭

示其作品具有提倡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拒绝单一文化和绝对主义的内涵。 

 

一、人物的加冕和脱冕 

狂欢文化的精神实质是自由平等（巴赫金，1998a，p.128），嘲弄和否定一切官方的、权威的、

传统的、等级的单一文化。所以，一切高高在上的人物和事物在狂欢文化中都成为降格、颠覆的对

象。民间狂欢节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加冕和脱冕仪式，扮演狂欢国王的小丑在狂欢节尾声时被打倒了。

加冕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后来的脱冕，两者合二为一，象征一种生死更换、新旧交替的循环式变化，

是对固定边界和等级制度的消解，“说明任何权势和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巴赫金，

1998b，p.163）。 

《白鲸》的故事是捕鲸船“披谷德号”的船长埃哈伯（Ahab）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断一条腿，

他带领船员疯狂地追杀它，最后整艘船反被它撞破沉入大海，只有以实玛利（Ishmael）一人得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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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小说中“披谷德号”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微型社会（周玉军，2012，p.202），而等级观念和世俗

传统正是这部作品所要颠覆的对象（Porter，2007，p.76）。作为主角，捕鲸船的最高领导埃哈伯船

长当然是加冕和脱冕的主要对象。小说中他还是美国白人文化的代表，是个人主义、白人至上主义、

扩张主义等美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作者以多维度的视角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对埃哈伯的加冕展现

了美国白人视野中唯我独尊的自我形象，而对其脱冕则体现作者对白人文化的质疑和批判。 

小说从一开始关于埃哈伯的那些神秘的传闻传递了一个非凡的、具有王者气概的人物形象，也

让新水手以实玛利对他形成一种敬畏的心理，这是作者对他的加冕。例如捕鲸船的经纪人法勒说他

不是平常人，像上帝一般，他的长矛百发百中，在食人生番中呆过，经常接触“比海浪更深奥的稀

罕事”，“古时的埃哈伯，你知道，那是戴上王冠的国王啊”（梅尔维尔，2001，p.117）1。在船开

航的一段时间里，埃哈伯隐居在船长室里，只通过三个副手发号施令，这让他更增添一份神秘的、

孤家寡人的气质。作者把船上的副手和镖枪手称为骑士和随从，而他们的“最高主子和独裁者”埃

哈伯就是这艘船的帝王了（p.163）。他头脑中的某种君王思想化作“一种难以抗拒的独裁行径”

（p.192）。他成功地煽动船员帮他向令人闻风丧胆的白鲸复仇，体现了他对整条船的绝对控制和无

上权威。他是“船上的可汗，海上的国王以及那些大海怪的伟大主宰”（p.171）。他首次露面时，

作者别出心裁的外貌描写展现了一个有着非凡经历的人： 

 

“他活像一个从火刑柱上放下来的人，火焰虽说烧伤了所有他的四肢，却没有毁了它们……他

的整个高大魁伟的形象像是用实实在在的青铜在一个无可更改的模子里铸成，犹如切利尼雕刻的

《帕尔修斯》像”（p.164）。 

 

作者对古希腊神话英雄帕尔修斯的联想突出了埃哈伯非凡的气概。他直立着，眼睛笔直朝前望去，

透露出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刚毅果敢，一种矢志不移、坚忍不拔的顽强意

志”。尽管他受尽被鲸鱼咬断腿的苦痛，但“依然保有王者的不可名状的傲视一切的尊严”（p.165-

166）。他在第 36 和 119 章发表了两场要挑战白鲸和上帝的演讲，体现了他坚强不屈、独立自尊的

个性。 

小说指出埃哈伯的伟大是病态的（p.110），这说明他具有多重、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在他身

上，美丽与丑陋，善良与罪恶，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微并存”（央泉，2014，p.116）。作者对他

的脱冕几乎和加冕同步进行，以此突出他复杂多重的性格。他的名字本身就兼有加冕和脱冕的内涵，

它实际源自《圣经》。《圣经》的埃哈伯原型是古以色列的国王，也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

他颇有才略，曾给国家带来繁荣稳定，然而因亵渎上帝、残暴不仁被杀了。小说中埃哈伯的内心独

白还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通过影射《圣经》和莎剧，他被塑造为一个“专为崇高的悲剧

而设置”的人物（p.110），所以他的英雄落幕迟早会来。小说出现了一些先知式的人物，如以利亚

（Elijah）、迦百列（Gabriel）和费达拉（Fedallah），他们都预言了埃哈伯的死亡。其他船员对他

的评价也揭示了他复杂矛盾的性格，起到脱冕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他不乏有邪恶的一面，是一个

 
1本文中《白鲸》的引文均来自成时的译本，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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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和疯子。例如斯塔勃克（Starbuck）认为他反对被人支配，“要当一个民主派，”自己却专横跋

扈、唯我独尊，对别人“作威作福”（p.219）。皮普（Pip）认为他是条可怕的大蟒蛇。法勒

（Peleg）说： 

 

“要说有什么病吧，看脸色又不像。说实在的，他没病；不，不对，他也并不健康。……他是

个了不起的，不信上帝又像上帝似的人物。……有一阵子他精神不大正常……他变得喜怒无常”

（p.117）。 

 

以实玛利认为他的报仇之心是一种神经错乱，“一种丧失理性的病态心理”（p.239）。“恩德比号”

的船长听说他要追杀白鲸，也在质疑他“是不是疯了？”（p.541） 

内心独白在巴赫金（1998b，p.99）看来是一种“微型对话”，也具有脱冕的作用。埃哈伯的内

心独白凸显了他的双重性格，证明了他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尽管他在船上不可一世，但对自己

的命运总有一种不祥之兆。例如他走下房舱时自言自语，“像我这样的老船长，走下这窄窄的小舱

口……就好比往下走进自己的墓穴”（p.168）。他像一位迟暮之年的老国王，感到自己终将被淘汰。

对他的落落寡欢、孤家寡人的境遇，作者讽刺地说，在“潦倒的暮年，他把自己的灵魂关在他的躯

干的空洞中，气忿忿地吮着那惨淡光景的脚掌过日子”（p.199）。作者刻画了他不可一世的王者威

风，也说他是个“可怜的捕鲸老头”（p.192）。第 30章作者将他比为丹麦国王、海上国王，然后笔

锋一转，又以他的独白来展现他的内心烦恼，“这抽烟居然排解不了苦恼。我的烟斗啊！要是连你

也没有了法力，那我的日子就难过喽……[我]活像那快死的鲸鱼”（p.171），然后他干脆将烟斗扔

到海里。这一动作象征一种脱冕的仪式，他扔掉能给人提供放松快乐的烟斗，意味着他向痛苦和死

亡的靠拢。他认为自己遭到天谴，丧失了以往的享受能力，对一切可爱的事物都感到痛苦。他自诩

为头戴“伦巴第铁制皇冠”的人（p.217），然而这带给他的不是荣耀，而是让他感到不祥，感到脑

筋发疼。他承认复仇之心使他“成了恶魔，我是疯上加疯”（p.218）。正如巴赫金（1998b，p.153）

对狂欢文化中精神心理题材的分析所示，埃哈伯的精神错乱、近乎发狂的复仇欲念展现了他个性分

裂中的另外一个自我。狂欢文化中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核心是新老交替的精神。埃哈伯的固执代

表一种僵死、老化的观念，一个“即将逝去的、垂死的旧世界”（巴赫金，1998a，p.235），而小

说另一个人物以实玛利（如下文分析所示）代表一种流动、新生的观念和生命，故事结尾前者的死

去，后者的得救正是旧事物结束、新事物开始的表征。 

 

二、白人文化中心地位的瓦解 

多元化是巴赫金思想的基本特点，他提倡差异性和多样性。若干多元异质的文化构成了一个文

化整体，每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所以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就是各种不同话语和声音

共存的世界。一切所谓的“权威声音”“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因为各种文化的交流对话而瓦解，

“一言堂”的大一统文化格局也被打破。在美国，白人文化占主流地位，同时也存在印第安文化、

黑人文化和其他移民所带来的文化，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然而，基于强化民族认同的需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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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在对待自己和外部社会时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对其它文明进行排斥和压迫，试图说

服、诱导或强迫它们遵从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基本要求（袁先来，2016，p.11）。狂欢文化取消了

绝对的理念，代之以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夏忠宪，1994，p.81）。在梅尔维尔笔下，白人文化唯我

独尊的绝对性地位受到了质疑。他的作品充满对非白人文化的描写，他不单单看到了异族文化，还

在文化碰撞中摆脱原有的批评话语体系，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西方文明（李安斌、卢俊

霖，2017，p.105）。 

《白鲸》的以实玛利在客店遇到了来自南太平洋海岛的土著人季奎格（Queequeg）。在西方白

人文化视野中，非白色人种具有野蛮、邪恶的形象。由于对季奎格的成见和无知，以实玛利一开始

很害怕他。然而，后来他们成了知心朋友。他成为以实玛利反思文明与野蛮的参照。因为季奎格，

以实玛利跨越、模糊了文明与野蛮、基督教与异教的界限，以超然的姿态去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从

而对白人视野中“固有的文化认知模式和根深蒂固的成见”进行质疑，甚至颠覆（Porter，2007，

p.94）。在客栈中，以实玛利说： 

 

“外面的风暴一阵紧似一阵地咆哮。我开始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感觉身内有什么在溶化。……

我破碎的心和疯狂的手不再去反对那个虎狼世界。这个使人安心的蛮子已经改变了它。他坐在那儿，

他的漠然无动于衷本身象征着一个其中并无暗藏着的表面文明的伪善和貌似和善的欺诈的天地”

（p.84）。 

 

也就是说，短短时间的相处让以实玛利之前对季奎格的恐惧、偏见和所接受的基督教文化教育完全

瓦解了。在西方基督文化视野中，土著人是还没受上帝感化的野蛮人，他们必须经过教化才能为西

方白人社会所接纳。然而，在这里文明与野蛮、基督与异教的地位发生了倒置，对照着季奎格这样

朴实正直的土著人，西方文明社会在以实玛利眼里反而是个伪善野蛮的世界。之后，他们俩一起对

季奎格随身所带的木偶神像进行礼拜。这是与基督教义背道而驰的，因为基督教义禁止偶像崇拜，

禁止多神主义。然而以实玛利认为“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便如何待人——这便是上帝的旨意”

（p.85）。在此，异族文化让他学会换位思考，从对方的立场来反思自身文化的问题，进行平等对

话。 

以实玛利还说季奎格是“食人生番中长成的乔治·华盛顿”，因为他的额头突出而宽广，让人

想起“常见的华盛顿将军的半身塑像上的头颅”（p.83）。华盛顿是美国的缔造者，季奎格是满身

纹身、行为古怪的蛮子，这两人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耐人寻味。据研究，在梅尔维尔的时代，华

盛顿的塑像遍布全国，他的纪念碑也随处可见（Maloney，2006，p.105）。对美国人来说，他是国

父，是真理、正义和权威的缔造者。因此，将季奎格这个文化“他者”和一个民族英雄等同视之，

作者打破了偶像崇拜，颠覆了白人至上主义。他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不是由某个像华盛顿这样的

白人英雄建立的，而是由众多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的普通人建立的，正如埃哈伯的捕鲸队是由来自

不同国家和种族的水手组成的一样。对这些异族水手，作者在书中不吝赞美之词。例如第二十七章

对季奎格、塔希特戈（Tashtego）和达果（Daggoo）这三个异教徒镖枪手的伟岸体格的描写透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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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朴实高贵的灵魂，让白人在其面前也有自愧不如的感觉。 

作者民主平等的思想在小说的开头就已流露出来，以实玛利对自己出海当个任人使唤的普通水

手这么解释： 

 

我每次出海都是当水手，为的是那船头楼甲板上的有益健康的运动和洁净的空气。因为在这个

世界上，顶风的时候远比风从船艄吹来的时候多。……所以司令官呆在后甲板上，他呼吸的气息多

半就是在船头楼里水手们排泄出来的。司令以为空气首先到达他那里，其实不然。在别的许多事情

上，平民百姓也大抵领先于他们的领袖（p.32）。 

 

这里对船长和普通水手所呼吸的空气进行戏谑的对比，使两者的地位产生了反转倒置（Cowan，

1984，p.74）。作者将其推而广之，使它变成一个能颠覆传统和等级观念的普遍原则，认为在很多

事情上百姓领先于领袖。美国作家有以船比喻国家的传统，《白鲸》的“披谷德号”是美国国家的

象征，而船长埃哈伯和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 My Captain!）中的船长一

样，是象征国家领导人的修辞。作者对船长的权威和地位的颠覆体现了民主平等的思想，对他来说，

一艘船更多是靠水手的劳动，而不是船长。由此类推，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荣更多是靠普通百姓的

奋斗，而不是某个白人英雄的领导。在他眼里，美国民主社会不同于欧洲等级社会，普通百姓应该

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他在书中指出平民身上令人肃然起敬的尊严与“帝王将相”、“庙堂的官爵”

无关，而是见之于“挥镐打桩的人”，甚至“最卑贱的海员、叛教者和为人所不齿的人”也有高贵

的品质（p.156）。像古代诗人向文艺女神缪斯祈求灵感一样，作者祈求“伟大的民主之神”证明他

以凡夫俗子作为创作的主角是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他这部美国民族史诗要讴歌的是平民百姓。 

梅尔维尔对普通民众、多元文化等的关注也是为了服务民族文化独创的目的。因为十九世纪早

期主导美国的白人文化其实也是欧陆传统的精英文化（张科，2020，p.88），所以，美国民族文化

的独立，必须打破这些精英文化的统治，将目光转向大众文化、乃至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 

 

三、思想意识的对话 

对话是巴赫金狂欢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指出“对话关系是一种普遍现象，浸透了整个人

类的语言，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表现形式”（巴赫金，1998b，p.55）。它排除了统一的、绝对主

义的独白形式，即排除了个人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彰显了个体的、民族的、社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谢明琪，2018，p.31）。对话可以在一个有冲突、矛盾意识的人内部进行自我对话，即“微型对

话”，如上文对埃哈伯内心独白的分析所示，也可以发生在不同意识的人物之间产生思想的碰撞，

即“大型对话”（巴赫金，1998b，p.96）。尽管埃哈伯以船长的身份和独裁的个性控制着整条船，

但小说依然渗透着其他人物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具有多元化和多声部性质。如第九十九章众人都看

着桅杆上的金币，“你看，我看，他看”（p.532），但每个人都对它的图案做出不同的阐释。从小

说人物的角度来看，以实玛利是埃哈伯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这两人不同的世界观和人际观构成

小说最明显的不同人物思想意识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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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埃哈伯追杀白鲸是因为它咬断了他的一条腿，实际上是因为他将其视为一种象征压制

着自己人格自由的异己力量，而不仅是一只凶猛的、没有灵性的动物而已。在他眼里，白鲸所象征

的异己力量其实就是上帝，这个上帝高高在上，冷漠地俯视着众生在其所编织的命运之网中挣扎，

无视他们的苦难和诉求（郝运慧、郭棲庆，2015，p.144）。埃哈伯痛恨上帝的这种无形控制，所以

也痛恨象征上帝的白鲸。同十九世纪美国哲人爱默生一样，埃哈伯把自然界看作精神的象征，而不

只是物质世界。然而，爱默生用理想和乐观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自然，把它视为美和善的化身。他强

调精神（即超灵）是“宇宙间至为重要的存在因素”，超灵无所不在，存在于人和自然界内，是扬

善抑恶的力量（常耀信，2006，p.165）。埃哈伯则用悲观消极的眼光看待自然，在它身上看到黑暗

和邪恶。 

以实玛利刚出场时和埃哈伯有些相似，他的情绪低落表明他也面临着人生的危机。他发现自己

心情有如阴雨潮湿的冬天，会不由自主地在棺材铺门前逗留或跟在送葬队后面。他和埃哈伯也有很

大的不同，后者认为物质世界后面隐藏着黑暗和邪恶，而困扰着以实玛利的不是他在物质之外看到

什么“歹毒”的主宰，而是这个貌似充满意义的物质存在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Bryant，1999，

p.69），他陷在虚无主义之中。正如他在教堂中看到石碑时的感想所示，在那里他感到“一切信仰

的销蚀”、“一片痛苦的虚无”（p.67）。 

如果把爱默生和埃哈伯看作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两个极端代表的话，那么，以实玛利则是代

表一种中庸。他对世界的理解不是非黑即白的，他的空白虚无也意味着多种阐释的可能，他认为世

界是多元的，光明与黑暗同在，善良与邪恶并存。他“既不会对好人好事视而不见，对怪异可怖的

人事也很快便能辩明”（p.33）。他从灿烂晴空中看到“蕴藏着致人死命的霹雳”（p.609），而当

种种忧患痛苦向他袭来时，内心深处却“依然自我沐浴于永恒的欢乐的春风之中”（p.479）。在第

35 章他警告理想主义的哲学家天真地关注于一个简单化的世界观将会使人生陷入困境，正如水手在

桅顶上冥想会导致走神掉入大海一样。以实玛利对事物的观察体现了一种多维视角：季奎格的斧头

烟斗既可伤人，又可用来抽烟安抚灵魂；棺材也可以当作救生器；作为香料的龙涎香来自鲸鱼恶心

的肠道；阿萨息提斯树林的鲸鱼骷髅上长满青翠的藤蔓，“生命拥抱着死亡，死亡支撑着生命”

（p.551）；白色具有美丽、欢乐、纯洁、高贵的象征意义，又有死亡和恐怖的意蕴。以实玛利眼中

这些现象具有狂欢世界的双重性，即“伪与真，恶与善，黑暗与光明，凶残与爱抚，死与生的经常

混合”（巴赫金，1998a，p.503）。《白鲸》这部小说“阐述了宇宙万物具有双重意义的思想，而

且明确指出了人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吴富恒、王誉公，1999，p.179）。以实玛利对这些具有不

定性和多义性的现象的思考，强调了一个多元复杂的世界，也体现意义的探索具有相对性和未完成

性。他总能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去审视世界，而且认识到无论是哪种眼光，其中必定有人的主观意识

的作用，用任何单一的视角来探索终极意义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所得的结论也是片面的。 

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问题，埃哈伯和以实玛利的解决方式也很不一样。埃哈伯顽固不化、拒绝

转变。他以暴制暴，对生活遭遇还以报复。而以实玛利则接受变化，“拥抱成长”（p.85），采取

和解和友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尽管在小说开头他以一个悲观消极的形象出场，但他没有沉溺在悲

观情绪中不能自拔，而是以出海看看外面世界的方式来避免自杀的悲剧。他也告诫人们要及时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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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情绪这种“半夜的幻觉，”这样才能避免“船毁人亡的惨剧”（p.519）。尽管蛮子季奎格曾经

给他带来恐惧和威胁，他却主动与之接触，两人变成好朋友，而且后者的正直和忠实是促成他变化

成长的重要因素，让他进行文化反思，审视白人文化的弊端和局限。从季奎格身上，他学到了友爱

互助。季奎格两次分别舍身跳进海中和鲸油池去救人，展现了互爱互助的优秀品格，而身为捕鲸船

二副的白人斯德布为了追捕鲸鱼，对不慎落水的皮普置之不理，致他被吓坏变成痴呆。这两者形成

强烈对照，季奎格这面镜子照出了西方白人文明的虚伪和卑劣。 

在人际关系上，埃哈伯自我孤立，独断独行，体现了爱默生的自助精神。爱默生在《论自助》

（“Self-Reliance”）中强调了独立自助的人格意义，他相信个人的力量，而不是人群。在《美国哲人》

（“The American Scholar”）中他还说，“世界是不足道的，人是一切，一切自然规律都在你心里。”

他之所以相信个人的力量，是因为他认为“人是依上帝形象造出来的，只比上帝差一点”（常耀信，

2006，pp.182-183），而埃哈伯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人比上帝差一点”的地位，他自己想成为上

帝，而不是受人主宰。自助人格在埃哈伯那里得到过度放大，发展成为自私傲慢的极端个人主义。

他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架子，他对自己也有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感到可耻，例如木匠给他做

一条假腿，他却说“我在这儿，神气得好像一位希腊的天神，却在求一个蠢货给我一条腿，好让我

站起来！……我真想像空气一样自由自在，可我欠下了整个世界的账”（p.575）。以实玛利则认为

人人应该互助合作，同时他也甘愿屈身人下，做一个受人使唤的下手，因为他认为“谁又不是奴隶

呢？”（p.31）季奎格的舍身救人使他认识到“这是个彼此依存、合股经营的世界”（p.96），并在

捕鲸集体劳动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协同互助”理论。例如麻绳两端各拴住一位水手以便其中一位

对死鲸鱼安全地进行割膘工作，这让以实玛利看到他们“成了一个两人的合股公司”，构成“生死

与共的情谊”（p.400）。在猎捕鲸鱼时每人都有随时被曳鲸索拉出艇子丧命的危险，“所有的人都

生活在曳鲸索的包围中，人人都生来脖子里就有根绞索”（p.358）。这里他所指的不只是捕鲸行业，

而且指涉任何社会生活，所有人无论是长官，还是普通水手，都是平等的，必须团结一起，构成命

运共同体。水手们一起干揉捏鲸脂的活使他感到大家“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我们大家全都

变成一个油乳交融的友善的共同体吧”。以实玛利的互助友爱原则与埃哈伯的孤立主义形成对照。

同时，鲸脂的形状和气味还让以实玛利想到葡萄汁和紫罗兰的香味以及“在妻子，在心灵，在床上，

桌上，马上，在炉火边，在乡间”的幸福，让他“感到种种敌对意气、暴躁情绪、邪恶念头顿时化

为乌有，感到到达一种神圣的解脱境界”（p.511）。这表明他愿意去拥抱日常生活的乐趣和爱，抛

弃那些愤世嫉俗的消极意念。与此相反，埃哈伯一气之下扔掉烟斗，断绝对家中妻儿的思念，义无

反顾地追杀白鲸，这象征他对正常生活情趣、乃至人性的抛弃。 

 

四、结语 

作为一个新兴的多种族、多民族的移民国家，19 世纪的美国在文化上已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多

元性。另外，此时美国正处在文化转型时期，谋求文化独立创新的使命促使美国人在对欧洲文化传

统的扬弃中更积极主动地利用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创作。所以，新旧思想价值观念的交替以及不同文

化的融汇和碰撞使美国的社会文化更加呈现多元对话、众声喧哗的特点。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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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维尔在水手生涯中接触过各式人物和文化的人生经历，无疑为他的创作创新垫定了基础。他具

有狂欢特点的写作正是社会文化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反映。《白鲸》的埃哈伯船长在小说的“微型社

会”中是权威和统治的代表，也是美国白人文化的象征，小说在对其加冕和脱冕中展现了多重、复

杂的人物性格，也说明社会权势和地位具有相对性，体现了狂欢文化中自由平等的精神。作者对美

国主流文化的质疑和批判不只体现在具体象征人物的塑造上，还利用边缘化的事物对其进行嘲弄和

颠覆。他在有色人种文化中观照白人文化，从而瓦解后者唯我独尊的中心地位，呈现多元异质文化

平等共存的格局。小说不同人物思想意识的交锋形成了对话关系，彰显了个体意识的差异性和多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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